    编者按：2013年8月，中国首届“东亚文化之都”评选活动揭晓，泉州凭借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、鲜明奇特的多元文化大观、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等，当选为中国首个“东亚文化之都”。而早在1982年，泉州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地处东南一隅的泉州能一次次于众多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，主要得益于泉州从历届领导班子到民间有识之士形成的一个共识，就是古城保护要优于城市建设。这其中，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，他就是上世纪50年代担任过泉州市市长的王今生。从“文革”期间力保古迹文物，到晚年致力泉州文化遗产复兴建设，王今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奔走操劳，他的桑梓情怀和传奇事迹，在他故去之后的“文都”古城，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  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，而今天正好是王今生100周年诞辰。泉州晚报“清源”副刊特辟专版，与您一起追忆这位老市长保护名城古迹的往事，共同领略先辈党员高瞻远瞩的智慧、勇于担当的作为和清正为民的胸怀……

（主）浓浓乡愁铸就的今生传奇 
——追忆老市长王今生 




□吴 芸 

    （人物简介）王今生（1916年7月13日-2009年7月3日），南安丰州镇人，1930年3月参加革命，惠安暴动失败后，他前往菲律宾寻找党组织，后来参加当地抗日战争，1949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在漳州、泉州等地任职；1958年起历任泉州市市长、中共晋江地区泉州市委副书记等职，1987年离休。

     
     周五下午，位于承天寺内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十余位泉州文史界人士围坐在一起，讨论新出版的《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》。他们中不少人年事已高，却声音洪亮，还不时如年轻人般争论起来，显得郑重而热情。
  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周的这个时间，固定成为“中心”的例会时间。
    时近黄昏，暮霭四合，被晚霞映透的承天寺寥廓清寂。面对我的来访，回忆起“中心”成立时的情景，大家百感交集。
    “33年前，在这排不起眼的简陋平房，王老组织成立了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经费由他筹措，主要来自华侨捐赠，有时经费紧张，甚至贴进他一部分离休工资。‘中心’成员多是学者、退休教师，大家自愿加入，义务奉献，就这么聚了起来……”
    他们口中敬重的“王老”，便是曾担任过晋江专区中共泉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的传奇老人——王今生。
    虽然他去世已经7年了，大家依然深切怀念着他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在许多泉州人眼中，“王今生”不只是个名字，他已成为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守护者的代名词，在“文都”泉州，遍布他捍卫历史文化遗产的足迹。
    “王老泉下有知，应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努力。一生秉持崇高理念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人，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追随，因为哪里都少不了声气相求的同道中人！” 接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第二任理事长的泉州市原副市长周焜民说，跟随王今生加入中心工作的文化人，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：陈泗东、陈允敦、吴捷秋、王仁杰……
    所谓固执持守，正是他们的缘起。
    一念长于千古，古城融化了时光。


（1）义之所当护古迹
    “佛国名传久，桑莲独擅声。”漫步泉州西街，人们的目光总会被东西双塔所吸引。没有王今生，也许人们已无缘见此千年古迹。
    1966年夏天，外地来“破四旧”的“红卫兵”涌向开元寺，准备捣寺毁佛，形势危急。当时正受冲击的王今生闻讯，第一时间赶到。
    “开元寺不能砸！要砸，你们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！”身材健硕的他穿着白衬衣、脚蹬黑布鞋，边伸开双臂拦住“红卫兵”，边高声喊着。
    宛如被张飞一声怒喝吓住的曹军，“红卫兵”们愣住了。王今生见势，转而婉言相劝，对他们反复讲述开元寺的历史价值、文物价值。
    “如果你们对此还有意见，我们可以函电请示周总理……”王今生的无畏之举，感化了围观的群众，很多泉州市民聚拢在他身边，有些人还自觉留下来参与保护工作。
    千年古刹就这样躲过一场浩劫。
   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，类似的破坏事件并不鲜见。承天寺法堂的佛像、铜佛寺的15尊铜佛被运到工厂，即将被熔化，也是当时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的王今生，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，组织人手将佛像运走并保护起来。
    往前追溯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。1958年泉州大炼钢铁，燃料不足，有人提出动员中学生砍树，竟获批准。王今生四处奔走，以市长的身份制止了一批又一批奉命砍树的人。就这样，开元寺、中山公园的古榕以及清源山等处的名木古树被他一次次“抢救”下来。
    许多古刹和文物，由于王今生果断无畏的保护，才能够留存到今天。然而，这类无畏大义之举，却让他吃尽了苦头。因为“右倾思想”和“地方主义情绪”，他随后被下放到清源农场当党委书记兼场长。
    王今生背负的这些“罪名”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才洗清，他也因此落下了一身伤痛。周焜民回忆说，有一天王老让他帮忙找跌打医生，他便让学生林泉生为王老“吊伤”，三个月后才渐渐平复。林泉生告诉他，王老“被打得太厉害，积伤甚多”。
    “人人尽说王今生快人快语，但这三十多年来，我却从未听他言及个人所受的屈辱，从不说何时何处受伤，何人所为。”回忆起这些往事，周焜民不无感慨。
王今生不屑计及这些，所思者更远。这位14岁就入党从戎的老革命，在菲律宾奔波14载，不顾生命危险解救抗日学生，英勇魁梧的他被人称为“猛张飞”；1949年回国后，从处理侨务到归乡主政为民，他并不因为蒙冤吃苦而放弃立场。
    上世纪80年代建漳泉肖铁路时，泉州曾就铁路是否“靠近城市”发生过一场“老北线”与“新北线”的争论。当时王今生已经退居二线，他与不少知名人士不赞成铁路部门的规划，认为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，铁路应绕过清源山、九日山。然而，与铁道部门提出的路线相比，这样要多投资2600万元，对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刚起步的泉州来说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    “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！”责任和尊严使他激动起来。他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并把争论的文稿汇为一编，“立此存照，让历史评说。”
那一次的抗争失败了。火车最终还是从清源山前呼啸而过。但这是泉州人第一次对城市规划的主动参与，激发了市民规划意识的觉醒。王今生等人的规划意见，无疑也为日后“老北线”的实施提供了校正的参数，同时，还告诫城市建设者：规划需要前瞻和敢言。
    “市委、市政府整修中山路，为泉州办了一件大好事！”
    “朝天门正对甲卯方向，罗庚对一下，不要被风扇倒了！”
    “复建临漳门我很赞成，泉州生门在西，破釜沉舟，义无反顾，就是要提倡这种精神！”
    ……
    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，是周焜民任负责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时，王今生对他说的。当时泉州城建规划每有动作，王今生常会给他打电话，如今言犹在耳，像一个个斩钉截铁的感叹号，令他深切感触这位古城卫士的矢志不渝。



（2）“无证专家”慰乡愁
    上世纪80年代，任新加坡佛教协会会长的宏船法师回到泉州，看着当年出家的承天寺内的残垣断壁，悲恸不已。宏船法师找到了王今生，委托他负责寺院恢复重兴工程，两人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来重建的打算不谋而合。
    1984年暮春，承天寺复建工程破土。从工厂、民宅搬迁，寺院总体规划的制定到每一项工程的实施，从招聘能工巧匠到建筑材料的选购，王今生都亲自把关，一丝不苟地按原规模进行修建。经过六年夜以继日的苦干，一座座巍峨的殿宇又神奇地“飞”回原来的位置。古刹重光，宏船法师由衷慨叹：“没有王今生，承天寺不可能这么快就复建。”
    承天寺“复原”的消息传开后，许多素昧平生，祖籍泉州、漳州的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不断找上门来，将一项又一项重要工程托付给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。这之后的十多年里，王今生不断“接招”——
    1987年，主持谯楼（威远楼）重建工作；
    1988年，主持开元寺落架修复工作；
    1996年，主持漳州南山寺落架重修工作；
    2001年，完成崇福寺修建工程。
    除此之外，还有延福寺、铜佛寺……
    古城到处闪动着他永不疲倦的矍铄身影。多年的劳累，也令他原本健壮的体魄变得清瘦。
    1992年，泉州市成立泉州少林寺复建委员会，身为主任的王今生亲自率众踏勘遗址。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，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慷慨解囊，工程进展顺利，大雄宝殿、天王殿等中轴线建筑在遗址上拔地而起……
    他还在修复开元寺、承天寺等古建筑群的基础上，组建泉州古建筑公司。如今，这个公司已剥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走南闯北，成为文物古建修缮修建界的生力军，尽显闽南传统古建筑的风采。公司管理者还获评福建省“非遗”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
    离休后的近20年里，王今生主持修建的殿堂楼阁多达20余座，成了国内地方上修复保护古建筑的先行者，也成为没受过系统教育的“无证专家”。就连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筹备时，他都不远千里送去闽南古建筑的文字资料和实物材料，倾力支援。
    著名古建专家马瑞田说：“王老是‘文革’后第一批提倡修旧如旧、维护古建筑的老行家，他对中国古建筑博物馆、对保护中国文化和闽南传统建筑功莫大焉！”
    这位“无证专家”的名气，已胜过他以前政治身份的影响。如今，泉州城有古树名木伸手可及，有绿水青山徜徉寄怀，也有老屋老街忆往追溯，有古祠古刹凭吊追忆。在这里，人们寻得到乡愁的寄托，此中王今生的努力与奉献，被海内外乡亲铭记于心。



（3）不遗余力促传承
    1982年，国务院公布泉州为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海内外泉州人莫不欢欣鼓舞。如何守护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？泉州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应如何发掘保护、如何发扬光大？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，在早已离休在家的王今生脑海中产生了。
    1983年，王今生写信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，倡议成立民间组织“泉州历史文化中心”，以集结志士学人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为保护和管理好这座文化名城贡献力量。这一倡议当即获省委、省政府批准与支持。
    此后，由王今生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团结了一大批文史界的中坚人物，不时为保护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向市委、市政府建言献策，并逐步开展了保护和整理工作，开研讨会、办杂志、出专著，涉及海交、方言、南音、戏曲、民俗、宗教、武术、建筑等领域。
    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中国南音学会、泉州南音研究会、泉州方言研究会、泉州南少林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先后成立，《泉州历史文化中心通讯》《泉南文化》《泉州方言》等刊物纷纷面世，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。
    王今生主持编撰的《泉州古建筑》专著，第一次总结了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法式，可说是开山之作，出版后带动了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热。1992年至1994年间编纂出版的《泉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（共6册，100多万字），在泉州以至闽南地区更是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    南音堪称泉州的传世之宝，对其保护和传承，王今生也费尽心血。上世纪50年代，泉州南音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，时任泉州市市长的他深感切肤之痛。1958年，经福建省文化局（现文化厅）批准，“泉州民间乐团”（泉州南音乐团前身）在他的牵头组织下很快成立了，泉州南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乐团成立后，具体教学研究计划他亲自参与制定，对师徒们的教与学他也了如指掌，生活上更对他们关心备至。
    王今生认为，泉州南音应该界定为古典音乐，而不仅归属于曲艺范畴。上世纪80年代初“复出”后，他亲自请来了抗战时期在新加坡时的老领导、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。1985年，他与赵老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南音学会，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。当时，海内外南音界的专家学者连续几年汇聚泉州，一起探讨研究南音及其历史源流、发展规律，汇集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论著。
    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会长、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：“王老上世纪50年代成立‘泉州市南音研究社’，1960年抢救性组建泉州民间乐团，主推召开两届全国性的南音学术讨论会，推动确立了泉州南音今天的地位，也为南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’代表作名录做了坚实的学术准备。”
    除了南音，对泉州的梨园戏、木偶戏、高甲戏、打城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王今生都抱有极深的感情，倾尽全力支持和保护。他知人，也敢于用人。高甲戏《连升三级》的编剧王冬青和《泉州木偶戏线规》的整理者吕文俊，都是在身陷囹圄时由王今生担保出来起用的。今天再回首看，他们都为泉州文化艺术留下不朽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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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人去政声留佳话
    2009年7月3日，王今生走完了94年的人生旅程。举殡之日，灵堂里里外外摆满了层层叠叠的花圈，市区南俊巷到东街两旁站满了泣泪送别的市民……泉州人民对这位卸任49年的老市长由衷地敬重爱戴，依依不舍。
    “由于工作需要，我有机会多方面了解、熟悉泉州的历史文化，并决心为弘扬泉州文化多做一点贡献。终因学识水平及种种因素限制，夙愿难酬，以致带着难以言喻的遗憾离开了工作岗位。”王今生晚年袒露的心路历程，至今撞击着人们的心灵。
    “孬性地（坏脾气）”、“大喉咙空（大嗓门）”、“妥直（耿直）”、“谁不照起功（规矩），就骂谁”……在大家眼中，他是位个性突出的老市长，敢说、敢骂、敢笑，群众关系却很好。甚至他的嬉笑怒骂，都被人们津津乐道；而他经历过的个人屈辱，他不无“委屈”的家庭境况，他自己却只字不提。
    从参加工作开始，王今生就没住过公家房子。南俊路佛教义诊所楼上一套90平方米的老单元房，一直是他和妻子陈碧瑜租住的居所。他去世后，陈碧瑜仍然住在这里。“到今年，房子的30年租期已到。”王今生的长子王建平说，“母亲不得不搬离了。”
    1958年国家精简机构，压缩干部编制，他响应号召，带头为在省侨委工作的妻子陈碧瑜办理“下放”，再未落实过工作。至今妻子没有退休金，不享受医保。
    这一切，只因为王今生说过，不能增加政府的负担。
    他还要求六个子女上山下乡，到农村插队锻炼。子女们都不靠他的关系安排工作。
    他生活节俭，穿的衬衫全部打过补丁，就连一条洗脸毛巾，也多次缝补过。但是，他在捐款、赠送方面却慷慨大方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他马上捐出1000元作为特别党费。他去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些收据，才知道他生前一直资助着几个贫困学生上学……
    “王市长家家风好啊！”老同事和街坊邻居们这样评价。而在海内外侨界，王今生的清正为人与公正处事也有口皆碑。
    1989年，旅菲爱国侨胞林志中想为家乡做点公益事业，便托人找到王今生。出于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的考虑，王今生建议捐建一所儿童医院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拟好了医院的三个草图。此举令林志中大为感慨，再也没有捐资顾虑，原定300万元港币的总捐资增加到了430万元港币。林志中说：“王今生办事，我放心！”
    “海内外集资的钱，每分都来之不易，不能少爷作风，大手大脚。”他常这么告诫工程承建人员，对什么建设款项该及时付、什么不应枉花，他掐得很紧。离休后，他受委托主持修复文物古迹、兴建公益事业，经手的款项有1亿多元，全部来自民间捐款，他悉数用于文化遗产保护、建设以及社会公益事业，对自己却节俭到苛刻的程度。
    “我一生不怕苦，人生的艰苦我都知道，所以有困难的人来找我，我都会帮忙。”扶助苦难、心系民生，王今生身后留下了一段段佳话——
    1954年他开始到省侨委工作，为安顿难侨，规划在永春建北硿、天马农场。归侨尤扬祖捐资引种柑橘，但没经验。于是，王今生专程驱车去同安，延请一个老农到场传授种植技术。今天永春已成为柑橘之乡，谁知道王今生当年请的“专家”竟然是个“四类分子”。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魄力，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！
    为解决老百姓到大医院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，1989年，王今生牵头组织在市区南俊路开办了佛教义诊所，至今仍惠及许多市民。而他自己则不轻易看病，即使晚年患有白内障，手术费用是一只眼睛3000元，为节省公家的医疗费用，他竟要求只对一只眼睛动手术，说能看得见就可以了。
    “他的一生，为‘人民公仆’这个闪光的词汇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注脚，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人生价值取向很好的参照物。”省政协原副主席、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市首任市长许集美生前如此评价……
    在今天的泉州，重新追溯王今生这位老市长的乡愁情怀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。每一段历史时期，这座古城都会涌现一批“王今生”。而只有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能说我们为这座城市骄傲；只有一个城市能够敬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有信心，相信这座城市的明天更美好。
    王今生勇于担当的作为、清正为民的胸怀和执著无畏的信念坚守，正与他的传奇故事和他聚拢的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的力量一起，慢慢地走进岁月深处，成为“文都”泉州的品格风骨，让我们的乡愁永怀芬芳。
